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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鹤琴“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的精神是支撑其实验、办学的动力。他的教育理念离不开中国传统

文化的熏陶更离不开他在国外接受的先进思想。将二者结合，陈鹤琴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活教育”理论，

创办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校，开展了儿童学研究，开启了我国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大门。他的教育精神体

现了我国近代教育家群体的精神，为当代的教师群体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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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irit of Chen Heqin, “Everything for Children, Everything for Education”,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his experiments and school establishment.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as deeply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le also influenced by advanced ideas he acquired abroad. By inte-
grating the two, Chen Heqin developed the distinctive Chinese theory of “Living Education”, founded 
schools tailored to China’s realities, conducted research in child studies, and pioneer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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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China. His educational spirit embodies the ethos of mod-
ern Chinese educators, leaving a valuable legacy for contemporary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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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教育家精神，将优秀教师品质上升到教育家精神，对新时代的教

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教育家精神生成于近代教育救国实践中[1]，因此研究近代教育家精神对于理解

新时代对教师的要求有重要意义。 
陈鹤琴(1892~1982 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是开创我国现代儿童心理研究的核心人物。他创办

的鼓楼幼稚园被称为“中国福禄贝尔幼稚园”[2]。他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为其教育思想的根基，以自

己所秉持的哲学和价值观为依托，并继承了杜威教育思想中强调实践的方法，创造出独属于中国儿童教

育的理论——“活教育”理论。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并非纸上谈兵，而是通过对长子陈一鸣进行了长达 808
天的观察和实验以及创办鼓楼幼稚园，开始中国化幼稚园实验才得以产生的。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儿

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等著作。纵观陈鹤琴先生的一生，“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精简地概括

了他的办学精神，凡是有利于儿童的他都会去做。在此过程中所贯彻的“将本国国情与西方先进的经验

相结合”的办学方针为“幼儿教育中国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2. “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的内涵 

2.1. 热爱儿童的赤诚情怀 

陈鹤琴一生中大半时间都献给了幼儿教育事业，他的办学之所以成功，离不开他日积月累的实验、

离不开他知行合一的精神更离不开他怀揣着一颗热爱儿童、热爱教育的诚心。他的朋友曾形容他，服务

精神有坚强的毅力，和气里有一贯的主张，为儿童尽瘁，从不灰心[2]。 
1914 年，陈鹤琴去美国游学(原定是去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但他想学医学，便告知校长，

去了霍普金斯大学。后又重新选择了教育学，但学校已经无法更改)，他在船上思考许久，陷入了学医、

学教育的两难境地，经过几日的自我检讨，他确定了自己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他说：“我

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3]正因发自内心对儿童的喜爱，他

才会在游学期间认真汲取国外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多地学到有用的知识，以期更加科学地对儿童进行研

究。他才能克服重重险阻，毅然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为儿童尽瘁，创办出适合中国儿童的幼稚园。

他曾多次在公开演讲或是文件中提到，合格的幼师首先要热爱儿童。他自己也将此原则贯彻一生，在陈

鹤琴所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儿童的称呼十分亲切，如：亲爱的小孩子、亲爱的青年、亲爱的少年

等，由此可见陈鹤琴对儿童的喜爱。在信件的落款处，总是会将自己称作“你的朋友鹤琴”；他曾写道：

“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的朋友。”[4]除了称呼外，还可以发现他在信件的结尾处会对儿童

表达自己真挚的祝福，像“祝你健康”“愿你知足常乐”等。其中“祝你健康”正是陈鹤琴对儿童最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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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愿，因为他说“我们主张幼稚园第一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4]。无论办学条件多么艰苦、办学之

路困难重重，他也始终将儿童的健康看作是幼稚园教育中首要的事。这些小细节无不表达着他对儿童的

爱。他在晓庄师范幼师班上的讲话，告诫学生要热爱儿童，热爱幼教工作，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 
陈鹤琴认为幼儿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但当时国内并没有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刊物。1926 年陈鹤琴便和

东南大学的一些人组织了“中华儿童教育社”。该社以研究儿童教育，推动儿童福利事业为主要任务。

后来。国内召开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大会，陈鹤琴被选为大会主席，对于儿童教育社的未来，陈鹤琴表

示：“本社是纯粹研究学术的机关，完全是为儿童谋幸福”[5]；为了使中国儿童得到适合自身的教育，

陈鹤琴创办了幼稚师范学校以培养中国式幼儿教师。他在幼专开学时说：“为了中国儿童的幸福，为了

中华民族将来的强盛，必须培养自己的师资，你们就是中国第一批高等幼稚教育师资和研究人才。”[6]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童。 

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时，写下“愿竭志尽忠为人民服

务，为儿童尽瘁，以底于成”[3]。有人评价他是“爱的化身”，他为幼儿教育奉献一生，甚至九旬高龄

不能行走时，每逢佳节也要和儿童欢聚。因为他说：“同小孩子们在一起，是非常快乐的。”[3]可见，

陈鹤琴一生的办学经历，试验研究都是以“热爱儿童”为出发点的，并将这种观念普及给每一个中国人，

告诫人们遇到危险，首先保护儿童。 

2.2. 幼儿教育中国化的崇高理想 

陈鹤琴在《我们的主张》一文中开篇就阐述了我国幼儿教育的弊端，幼稚园这种教育机关，中国本

身是没有的，办幼稚园是否要像中国初办教育那样，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7]。之后并直接提出：

“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世

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的条件。如此则幼稚园的教育，可收事半功倍

之效，可充分适应社会的需要了。”[7] 1927 年，陈鹤琴提出幼稚园要适应中国国情等十五条主张。在创

办鼓楼幼稚园时陈鹤琴立下三大计划：“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

中国幼稚园的全部活动。”[2]三大计划句句在提中国化。可以说创办鼓楼幼稚园的目的就在于研究中国

化和科学化的幼儿教育，创造属于中国儿童的本土教育。幼稚园中的设备是陈鹤琴根据对儿童的观察，

一遍又一遍试验出最适合儿童的设备，包括桌椅、摇马、滑板等一切与儿童有关的；幼稚园的课程是根

据本地区的实际生活和季节变化来编制的；幼稚园的教学方法是根据我国儿童的心理特点来选择的；幼

稚园中习惯表的制定也是因为我国国民素质较低需要有标准去约束[8]。之后在抗战期间，陈鹤琴为儿童

编写了中国化的教材——《中国历史故事》，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通过书中的故事使儿童了解民族过去

的生活、文化制度以及失败的原因以此激发学生的救国意识、奋斗精神。包括江西实验幼师的创办也与

创造中国化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里是“活教育”理论的发源地，“活教育”的目的论恰恰说明了此理

论是中国独有的。它并不是杜威的翻版，而是吸纳杜威但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 
陈鹤琴所组织的中华儿童教育社是通过儿童教育实验研究，努力建构充满本土化元素的儿童教育机

构[9]，为中国儿童教育本土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尊重儿童的身心特点，强调从儿童自身出发来教

育儿童。陶行知为中华儿童教育社写的社歌中有这样一句话：“来到小孩的队伍里，变成一个小孩，你

不能教导小孩，除非是变成一个小孩。”可见，要使幼儿教育成功，便要切身去体验我国儿童的生活，办

属于中国儿童的教育。三十年代所颁布的幼稚园暂行课程标准，就是根据鼓楼幼稚园以及陶行知创办的燕

子矶幼稚园实验的结果而定的，从这时起，我国的幼儿教育便不再是照搬国外，而是适合我国实际的教育。 

2.3 知行合一的实验热情 

陈鹤琴回国后开展了许多教育实验。1923 年，在鼓楼自己住宅的客厅和院子里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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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中国化的幼稚教育实验。1940 年夏，筹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并确立实施活教育的三大目

标。是年 9 月，筹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继续活教育实验与实施。 
舒新城曾说：“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

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10]不仅要改造国外的教育

理论，更要学习他们科学、先进的研究方法。陈鹤琴在进行扫盲教育时便运用教育统计法出版了我国第

一本汉字查频表——《语体文应用字汇》。而在儿童教育研究方面，陈鹤琴可谓是我国第一位运用近代

科学方法研究儿童心理、进行教育实验的教育家[6]。 
1923 年，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开启了中国化和科学化的幼稚园教育实验。并对长子陈一鸣运用追踪

研究、个案观察等多个研究方法，“首创了中国儿童心理的个案研究、追踪研究和长期观察研究”[11]。
为了更好地研究儿童心理，陈鹤琴深入研究了国外的儿童研究成果。五四运动后，全国要求婚姻解放，

婚姻与教育关联紧密，陈鹤琴便开创性地采用了问卷和统计的方法。20 世纪 20 年代测验运动兴起，通过

测验学生可以清晰地认识自己，帮助老师了解学生。陈鹤琴在南高师任教时，便倡导了智力测验与心理

测验。但当时的测验量表并不适用于我国儿童，于是，他提出将西方测验与测量理论和方法引入我国，

最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定出常模。可见，凡是对儿童有实际作用的事他都会去研究。 
儿童心理学家潘菽评价陈鹤琴是一个边知、边行、边写、边讲，即是把研究、实践或发表互相结合

在一起的一个人[12]。他通过办学来研究儿童，通过办学来做实验并将研究结果公开发表推动中国教育的

发展。陈鹤琴依靠实验所得出的教育理论更加地科学化，依靠实践对教育做出的改变使儿童得到了社会

的重视。 

3. “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办学精神的形成原因 

3.1. 国内教育经历的初步体会  

陈鹤琴从小接受的便是中国的传统教育，私塾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陈鹤琴活教育理论的形成

有着极大的影响。私塾使用传统的课本，像三字经、百家姓等，它们自身是具有教育价值的。但这些活

的书被私塾先生教死了，只求学生背诵却不讲其中蕴含的道理。陈鹤琴写道：“完全不明白书中意思，

好象是小和尚念经，随口乱念，一点也不懂。这种教育实在是害人呢！”[3]六年的私塾学习最终却只

认得三四千个字，这样浪费光阴使陈鹤琴变“死”教育为“活”教育的理想，在他早年经验中无声地孕

育[9]。 
15 岁的陈鹤琴本要到外边学做生意，但因迟迟未有好的生意可学，便被送入了学堂。童年时期二哥

的变故使陈鹤琴深刻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进入学校后，他发奋图强，考入了蕙兰中学。私塾所学的四

五千字并没有为他打下良好的基础，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但他仍只用了四年半完成了五年的课程，每日

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坚持早起，不肯虚度一刻光阴。在刻苦读书之下，他仍旧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视

力良好，脊背也是笔直的，自身的经验告诉他，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重要性。因此在之后的幼稚园实验

中，他也将幼稚园中桌椅调整成了适合该年龄段儿童的高度，并设计了习惯表进行引导，以免儿童驼背。

“若是椅桌的高低不相称，大小不合适，年幼儿童的姿势哪里能够发展得很优美呢！势必至于驼背，曲

其腰，耸其肩了。”[13] 
中学毕业后，陈鹤琴立志要做济世救人的事业。他考入了圣约翰大学但这所学校却对国人并不公平，

中国教员的待遇在各方面都不如外国教员。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激发了陈鹤琴心中的爱国情怀。是年 6
月，清华学校招生，陈鹤琴顺利地考入了清华学堂，在清华读书的三年，陈鹤琴不仅学到了有用的知识

还在心中播下了爱国爱人的种子。他说：“我的清华时代，好象万象更新的新年，好象朝气蓬勃的春天。”

[3]在清华读书期间，陈鹤琴开了补习夜校，办了义务小学，这可称为其办学的开端。尽管是义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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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待学生也是十分负责。赴美离校前，一名学生对他说：“陈先生，你要离开我们了，我们觉得很难

过，你待我们实在好，我们不能忘记你。”[3]可见，无论何时何地，陈鹤琴对待学生都是满怀热爱，具

有服务精神的。 
中学时代的陈鹤琴将济世救人作为人生目标，在清华学习后，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救人，更是上升到

了救国。秉持着救民、救国的信念，陈鹤琴所创办的学校、所提倡的教育，都是为了使人民脱离苦海，使

国家繁荣富强。 

3.2. 美国游学期间的深刻感悟 

1914 年 7 月，陈鹤琴预备赴美游学。游美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在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普通学科，另

一时期则是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和心理学。在霍普金斯求学期间，陈鹤琴秉持着“凡百事物都

要知道一些，有一些事物，都要彻底知道”[3]的原则。他学习了三种语言，了解了政治学、经济学、教

育学、心理学、地质学以及生物学。在研究生物学上，他发现显微镜下的世界非常有趣。这里的教师、学

生每日都沉浸在研究中，这种研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霍普金斯研究真理的那种精神，真使我五体投

地。以后我回国做点研究工作，未始不是受霍普金斯之所赐呢！”[3]在霍普金斯的三年，陈鹤琴意识到

游学的意义并不在学到知识，而在于获得研究精神。正是此感悟使陈鹤琴在创办幼稚园时，进行了反复

的试验，“科学实验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幼稚园课程的试验也不例外”[3]。 
1917 年，陈鹤琴来到了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潜心钻研教育和心理学。此阶段的他不再像海绵一样吸收

所有的知识，而是深入研究教育学，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对他影响最深的一门课，应属孟禄的教育

史。孟禄将自己组织的黑人考察团作为教育素材，让学生亲身参观黑人创办的学院，黑人的办学精神使

陈鹤琴认识到教育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深刻地感受到教育对民族进步和实现人生理想有着关键作用[9]。
20 世纪初欧洲新教育运动兴起，美国也逐渐出现了教育革新的思潮。此后，进步教育思想席卷美国。在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时陈鹤琴就深受杜威“教育即生活”理论的影响，实践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同样得益于

此。陈鹤琴回国后，结合自己的实践对进步主义教育的精神做了详细的阐释，并邀请美国进步主义教育

专家到沪演讲。陈鹤琴将进步主义教育所提倡的原则与中国儿童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融入在自己的办学

实践之中。“以儿童的兴趣为基点，将儿童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始终是陈鹤琴最为关注的。 

3.3. 拯救国家于危难的理想 

留美的五年中，陈鹤琴虽身在外地，但对国内的形势从未少一分关注。1919 年 8 月，陈鹤琴回国后

毅然投身于新文化和新教育运动之中。将其在美国所学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民主的精神带到改革教育的

运动中。在平民教育运动期间，为了更好地进行扫盲教育，陈鹤琴便对“语体文应用字汇”做了研究，并

作为工具书出版，为教育测验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著名的“活教育”理论的初步主张就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提出的，这也正体现了他急于将国家、

将儿童从战火纷争中救出，想通过活教育唤醒人民心中渴望民族独立的火苗。1937 年，陈鹤琴在《大公

报》上发表了《非常时期的儿童教育》一文对课程、教材、教学法等方面提出新的标准以期教育更好地

为社会现实服务。不仅如此，他还一边从事难民教育，一边积极地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也因此被日伪特

务跟踪，不得不离开上海。1940 年，陈鹤琴在江西创立幼稚师范学校，标志着“活教育”的开始。“活

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中国人”则体现了此理论的民族性，他写道：

“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人民生活的艰苦，有如水深火热，但亦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人都

担负了一个历史任务，那便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建树科学

民主，这便是中国人当前的生活内容与意向，而活教育就是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现代的中国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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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陈鹤琴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把自己的

全部知识和力量贡献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5]可见，陈鹤琴作为一名教育家，不仅仅将改革教育

作为己任更将拯救人民、振兴中华民族及文化作为自己一生的志向。只有整个民族的素质提高了，社会

才会更加的重视儿童，为儿童工作，为儿童尽瘁。 

4. “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办学精神的实践 

陈鹤琴的教育生涯中，创办了许多学校，其中最能体现其办学精神的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和江西实验

幼稚师范学校。鼓楼幼稚园开启了陈鹤琴对儿童心理探究的大门，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则是“活教育”

理论的诞生地。 

4.1. 鼓楼幼稚园 

1919 年，陈鹤琴回国，他一边在高校任教，一边投入到儿童教育理论研究中，他认为理论是要从实

践中来的[16]。于是，1923 年，为了更好地研究儿童心理，他创办了家庭幼稚园。幼稚园中的设备、教

具、教材、教法都是他亲自研究、创制出来的。起初，幼稚园中只有十二个儿童，陈鹤琴便对他们和自己

的长子陈一鸣进行观察，实验，对幼稚园进行不停的改造。一年后，幼儿教育得到社会的关注，儿童也

随之增多，通过募捐，园舍逐渐扩增，设施也逐渐完善，著名的南京鼓楼幼稚园也就诞生了。幼稚园的

成功创建离不开陈鹤琴日复一日的实验和行动。在 1923~1952 年期间南京鼓楼幼稚园做过三次课程改革

的试验。陈鹤琴说：“编制教学大纲，不能凭主观地、脱离实际地凭空臆造一套教学大纲和计划，而是要

通过扎扎实实地科学实验而产生。”[3]在“设置教育研究室说明书草案”中，提到：“必须使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研究问题要从实际产生，幼儿园的教材或玩具也要经过不停地试验加以修改再进行试用以

求达到最好的效果[3]。而陈鹤琴所做的一切实验、实践都是为了儿童。1927 年，陈鹤琴发表了《我们的

主张》一文，他认为，在幼稚园中，凡是儿童能够学的、应该学的都要教给他们。并且将儿童的健康放在

首位。为了使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使其身心健康的发展，他还制作了许多适合儿童的教具，出版了儿

童读物，他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紧密结合的。在鼓楼幼稚园中的一切都是为了儿童服务的，课程、

教材教学方法、玩具、设备、老师皆是如此。鼓楼幼稚园的成功标志着我国近现代学前教育从模仿、抄

袭走向了实践、探索之路，是中国化幼稚园的典范。  

4.2. 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 

鼓楼幼稚园的创办在于建立中国化幼稚园，而幼儿教育却面临着师资问题。当时的幼师大多接受的

是西方的教育，缺少中国化的训练。因此，陈鹤琴提出“要建立真正的中国化的幼稚园，必须要同时建

立中国化的幼教师资训练机构”[17]。1940 年，江西幼师在陈鹤琴的规划下建成了。幼师的课程并没有

严格的阶段划分，而是采取自由的方式。儿童心理与幼稚教育等课程是直接对儿童进行观察，观察结果

便可作为今后从教的实际经验，儿童始终是陈鹤琴办学的研究主体。 
1944 年，日寇入侵江西，陈鹤琴带领江西实验幼师进行迁校，在此过程中，当局下令各校就地解散，

但陈鹤琴说：“我是你们的校长，也是愿意驮着你们奔走于荒漠间的骆驼，尽我的力，我要为你们寻找

可以使你们休息、学习、工作、发展的绿洲。”[3]迁校途中，历经艰险，陈鹤琴也从未想过解散幼师，

这种坚强的服务精神正是源于他对儿童的热爱，对幼儿教育事业的热爱。 

5. 结语 

陈鹤琴不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教育实践方面都有其代表性的成就。而他所做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挽

救国家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实现读书时种下的爱国爱人的理想。他在 1981 年为《幼儿教育》创刊号题词：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111


闫妍 
 

 

DOI: 10.12677/ae.2025.1561111 1144 教育进展 
 

“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前人。”[3]这句话也很好地阐释了当代教育者的教学精神，

作为教育者要发自内心地喜爱学生，细心观察了解学生，耐心地研究学生，如此一来，我们教育出的学

生便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对于当代教育工作者而言，陈鹤琴“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的办学精神告

诉我们要始终将学生放在教育的首要位置，关注他们的兴趣、身心健康。并要鼓励儿童亲身实践，学校

要多组织课外活动，使学生与自然多接触，以使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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